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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茶座R

10 月的乌镇，橹声欸乃，戏韵流长。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

如约而至。71 场特邀剧目演出、2000 余场古镇嘉年华、18 场国

际工作坊，成千上万的观众在戏剧节期间涌入乌镇。数据显示，

今年乌镇戏剧节的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 35%。这座千年

古镇再次因戏剧而青春勃发。

历经十二载，乌镇戏剧节不仅成长为中国戏剧文化的一张

名片，更开辟了文旅融合路径，为当前提升文化消费提供了生动

注脚。据统计，从 2013 年首届戏剧节到 2025 年，乌镇全年游客

数量从 569 万增长到近千万，景区直接收入从 7.69 亿元到今年

有望至 18 亿元。

乌镇戏剧节的魅力，首先源于其对文化本位的坚守与创新。

戏剧节从创办之初就确立了“全球视野、本土深耕”的发展思路，

既有国际艺术家的前沿探索，也有中国原创的表达。更难能可贵

的是，戏剧节培育青年戏剧力量。12 年来吸引了近万名青年戏剧

人才参与戏剧创作，100多部青年原创作品从这里启航。

文化业态的多元拓展，让乌镇戏剧节突破了单一节庆的局

限，构建出沉浸式文化体验新空间。古镇嘉年华、戏剧市集、艺

术展、小镇对话、戏剧工作坊、朗读会等活动，让观众从被动观演

变为主动参与。在这里，戏剧不再局限于传统剧场，而是融入古

镇的每一个角落。桥头、巷尾、茶馆、客栈，处处皆是舞台。非遗

表演与现代戏剧对话，古老水乡与当代艺术共鸣。这种全天候、

立体化的文化生态，让观众实现了“生活在戏剧中”，获得了远超

预期的文化满足。

服务体验的持续升级，构成了乌镇戏剧节的另一核心竞争

力。在中国众多文化节庆中，乌镇戏剧节率先实现了从“看戏”

到“享戏”的转变。乌镇景区对人流密集地区及时疏导，对所有

餐饮的价格和品质加以控制，对景区的良好维护，让戏剧节与古

镇旅游有机融合，创造出“白天品戏、夜晚观剧、深夜论艺”的文

化消费链条。这种深度体验恰恰契合了观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

的追求。

乌镇戏剧节的成功实践，深刻反映了当前文化消费的新趋

势。数据显示，第十届乌镇戏剧节单剧最快售罄时间仅 3.9 秒。

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首轮开票吸引了 15 万人参与。这背后，

是观众用行动为文化产品投票。有观众直言：“有票就去，没抢

到票也值得去！”这种热情绝非偶然，它体现了文化消费者对精

神滋养的渴望，以及为高品质内容付费的意愿。

以戏剧为媒，以古镇为舞台，乌镇戏剧节的十二载实践表

明，优质文化内容是最好的流量密码，深度文化体验是最强的消

费动力。文化消费升级的关键在于提供打动人心的内容与体

验，让观众心甘情愿为高品质文化买单。

当前，我国文化消费市场正处于提质扩容的关键时期。各

地在发展文旅产业时，应当摒弃简单模仿的形式主义，深耕本地

文化特色，打造独一无二的文化 IP；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精准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期待；应当注重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让文化繁荣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

久动力。

乌镇有戏，“热”在何处
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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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承R

湖北省南漳县春秋寨，群山之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呜音喇叭代表性传承人刘国福身着红色乐师服装，站得笔

直。随着手指如蝶舞般起伏，不同节奏的音乐从乐器的碗口迸

发而出，响彻山谷。

“这个乐器叫作呜音喇叭，有 3000年的历史，刚刚演奏的音乐，

就是古楚国宫廷的音乐。”一曲吹罢，刘国福对记者说，“千年的古乐

里，承载了古今无数的悲欢离合，值得一代又一代人传承。”

刘国福今年 69岁，16岁时，父亲正式将呜音喇叭教授给他。“呜

音喇叭主要是以家族乐队的方式传承，到我这一辈，也必须坚持。”从

小受到呜音喇叭熏陶的刘国福，心里对传承这项技艺期待已久。

吹奏一场呜音喇叭，时间可长达半个小时，中途不允许间断，

首先就要求演奏者必须学会“偷换气”。为了督促刘国福学习换

气，父亲端来一碗水，拿根管子让刘国福往里吹。“必须在碗里吹

出泡泡来，并且半小时内让泡泡不破裂，才算成功。”刘国福说。

父亲要求严厉，刘国福自己也刻苦努力，没多久他就学会了

这项基本功。呜音喇叭并非独奏乐器，每次演出都和长号、边

鼓、包锣、大钹、小镲、勾锣等乐器一起组合演奏。“甩马锣”，即打

击乐与管乐的精准配合就格外重要。

可呜音喇叭自古以来无乐谱记载，全凭一代一代的乐师“哼

唱”来传承，对于从没学过乐理知识的刘国福来说，学好“甩马

锣”的挑战更大。

“我只能下‘笨功夫’，将父亲演奏的曲牌一个一个记下来，

然后自己再独自练习、揣摩。”就这样，经过一年的时间，刘国福

就能跟着乐队一起出去演奏。

虽已入门，但是要出师，路程还很长。在古代音乐宫、商、

角、徵、羽中，呜音喇叭的主音是“徵”音，旋律热烈、欢快、活泼、

轻松，加上呜音曲调繁多，有长调短调之分，要想演奏出良好的

效果，练习与思考缺一不可。

“我把曲牌的意象用笔记本记下来，如曲牌《虎报头》需模仿

猛虎低吼，曲牌《叶叶落》要呈现秋叶飘零的萧索感。”刘国福说，

技艺不断精湛之后，他也开始带队伍演出，后来逐渐成为呜音喇

叭第四代传人。

父亲去世后，传承呜音喇叭的重担就交到了刘国福和弟弟

的肩上。刘国福和弟弟主动打破了呜音喇叭几千年来“传内不

传外”的旧规，在附近的县市带徒弟，并组织呜音喇叭学习班。

与父亲一样，刘国福教徒弟非常严格，对口音、手音、揉音等，

他都要求做到严格精确，每个音符和乐句都不允许马虎。就这样，

呜音喇叭随着学习班，传给了 30多人，传到了湖北多地。

如今，刘国福仍活跃在乡间舞台和各种赛事展示。刘国福

说：“只要有听众，手艺断不了。”

呜音喇叭代表性传承人刘国福：

只要有听众，手艺断不了
本报记者   吴   君

这个秋天，福建省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

术中心主任林乃桢比以往更加忙碌。

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文艺晚会演出；原

创舞蹈作品《母亲桥》《心中的红潮绿浪》入

围今年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评；舞剧《沉沉的

厝里情》将开启第三轮全国巡演，带着闽南

文化走向全国……

“以前忙，是因为演员少，不得不‘拆东

墙补西墙’调配人手。现在忙，是创排更多、

更好、更新的节目，让更多观众感受‘小白

鹭’的魅力。”林乃桢说。

变 化 得 益 于 一 场 改 革 的 及 时 雨——

2022 年底以来，厦门大力推进深化国有文

艺院团改革，针对 5 家国有文艺院团出台

“一团一策”改革方案，实现体制机制、财政

保障、队伍建设、分配激励等多项突破，充分

激发院团发展内生动力和舞台艺术创作生

产力。

演出多、市场活、剧目火、人才优的可喜

面貌正在形成……

从“借”演员到排大戏

1986 年，厦门委托北京舞蹈学院培养

中 国 民 间 舞 专 业 厦 门 试 验 班 。 1993 年 10
月，以 21 位厦门试验班毕业生为主体，厦门

组建了我国第一个专业的民间舞艺术表演

团体——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2012 年 9
月，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划转成为厦门小白

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以下简称“小白鹭”）。

“‘小白鹭’是厦门的一张名片！”今年

67 岁的厦门市民朱丽英是“小白鹭”的铁杆

粉丝。自 1993 年观看首场演出后，她收藏

了小白鹭民间舞团建团以来几乎所有的节

目单。

“只要‘小白鹭’在厦门有演出，我必定

到场，一场不落。”聊起代表作品来，朱丽英

如数家珍：群舞《东方红》、朝鲜舞《娜林达》、

双人舞《鸟仔》、舞蹈诗《沉沉的厝里情》……

30 多年来，“小白鹭”在国家级、省级各类专

业舞蹈比赛中获奖 300 余项。

然而，生存难题也逐步显现。最棘手的

是人手。“建团伊始，我们只有 35 个全额拨

款编制，后来在编演员不到 10 人，加上自行

聘用的 10 多名演员，人依旧不够。”林乃桢

介绍，舞蹈专场演出至少要 25 名演员，她常

为此发愁。

“2021 年创排舞剧《花儿与海》时，一共

50 名演员，其中 25 名都是从厦门艺术学校

‘借’来的学生。”对此，“小白鹭”演员队女队

长缪斯琦也颇为无奈，“排练只能配合学生

的时间，中午和晚上加练是常态。”

一边是演员数量不足，另一边是职称评

聘“卡壳”。

今年 33 岁的缪斯琦获得过多个省级一

等奖和国家级奖项，但由于职称评聘的比例

和人数限制，被“卡”了五六年。“舞蹈演员

‘吃青春饭’，舞台艺术生涯没有太多年，不

少 演 员 等 不 到 职 称 名 额 就 退 役 了 。”缪 斯

琦说。

类似难题，厦门多个国有文艺院团都曾

遭遇。“各个院团在人才规模、待遇保障等方

面或多或少都存在堵点。”厦门市文化和旅

游局艺术处处长陈忠坤说。

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厦门市在 2022 年

出台深化国有文艺院团相关改革方案。“改

革，先解决人员问题。”陈忠坤说，文化生产，

核心在人。在不改变现有编制数量的前提

下，厦门扩大各院团核定人员规模，并将艺

术类高级职称岗位比例由 28% 提升至 35%。

“‘小白鹭’的核定人员规模扩大到 105
人，现在已有 40 多名演员保障演出，高级职

称人数也大幅提升。”林乃桢说。

去 年 初 ，缪 斯 琦 顺 利 被 评 聘 为 二 级

演员。

“不久前，我们 40 名演员参加《正义必

胜》演出，还派出团队前往北京、新疆、贵州

等多省份演出。演员们自信满满，创排多个

优秀作品。”林乃桢的话语中透着自豪。

从发愁资金到专注创作

人员的问题解决了，待遇的问题也不容

忽视。

“演多演少一个样”，是改革前演员们的

普遍感受。这是为啥？原来，根据当地有关

规 定 ，院 团 演 员 演 出 费 用 统 一 为 每 场 300
元，每年绩效奖励不超过 9000 元。“索性躺

平了”，演员演出积极性不高。

而为支付自行聘用的舞蹈演员工资，林

乃桢经常为自筹资金发愁，“每年至少要创

收近 200 万元。”

“我们以让艺术家体面地生活、激情地

创作为工作思路，加大资金扶持的同时完善

分配激励制度。”陈忠坤说，厦门以财政全额

拨款形式保障院团人员经费。

改革以来，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以多

演多得、优绩优酬为原则，完善内部绩效考

核制度，打破演员个人绩效收入限制，向一

线舞蹈演员倾斜。

00 后 舞 蹈 演 员 杨 德 奇 在 2023 年 进 入

“小白鹭”，表现优秀的他已担纲多个舞蹈作

品的领舞。虽然还只是四级演员，但他的绩

效却排在第一档。“努力就有回报，我要多多

演出参赛，积累经验、提升自我。”杨德奇说。

如今，“小白鹭”演员演出费用最高达每

场 1500 元，人均实发薪酬提升超 20%。

过去，受制于资金压力，节目创排的动

力弱化，也没有足够财力支持精品创作。“原

创音乐、舞美、服装……要排一部‘像样’的

舞剧，处处都要花钱。”“小白鹭”导演郭勇滨

坦言，囿于资金限制，过去两三年才能创排

一 部 大 戏 。“2016 年 ，我 们 创 排 舞 蹈 诗《时

节》时，由于缺乏经费，编导团队只能自己根

据现有的音乐来剪辑背景音乐……”

以问题为导向，厦门决定每年提供一定

的创作经费保障，并鼓励院团申报厦门市文

艺发展专项资金，更专注地创作舞台艺术精

品；还设立国有文艺院团创排专项资金，同

时完善专项扶持资金分配机制，分配采取答

辩形式，组织国家级、省级专家评审择优分

配。“艺术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说了算，我们

不限数量、只认质量。”陈忠坤说。

2023 年，郭勇滨导演的闽宁协作题材

原创舞剧《花儿与海》争取到专项资金 280
万元。

“还记得 2022 年 11 月首次公演时，舞台

效 果 还 不 太 好 。”郭 勇 滨 和 团 队 共 同 复 盘

——“每名演员全剧平均只有两套服装，无

法满足当前观众的审美需要。”

拿到专项资金后，郭勇滨和团队重新梳

理完善舞段编排、提升舞美设计，让情节呈

现更具艺术性，视觉效果焕然一新。 2023
年 5 月，《花儿与海》再次与观众见面，受到

好评。该剧目也成功入选第十四届全国舞

蹈展演，并获第六届福建省音乐舞蹈杂技曲

艺优秀剧（节）目展演“优秀剧目奖”，以及导

演奖、表演奖、舞美奖等个人单项 4 个一等

奖、3 个二等奖和 3 个三等奖。

截至目前，厦门市国有文艺院团共创排

和打磨提升剧（节）目 71 个，创排专项资金

为 21 个剧目提供支持。

“能明显感觉到，现在的作品，不管是创

作频率、演出阵容，还是服装化妆、舞美设

计，都比过去更精致。”朱丽英感慨。

从面向观众到向市场
要活力

红绸绿绸伴着汗水翻飞，排练室内，郭

勇滨正带着杨德奇等舞蹈演员紧锣密鼓排

练《心中的红潮绿浪》。该剧参加了第十五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终评。“这是

我们首次将陕北腰鼓作为专业舞台艺术作

品去呈现，探索更丰富的情绪和内容表达。”

郭勇滨说。

一个东南沿海地区的舞团，为什么会选

择西北风格的舞蹈？

“这是一次溯源，更是‘小白鹭’风格的

展示。”郭勇滨说，“小白鹭”在 1995 年创

排的代表作群舞《东方红》就以红绸舞

动充分呈现浓郁汉族民间舞风格，

曾荣获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

赛创作银奖、表演铜奖，“我们要让

大家看到，‘小白鹭’在民族民

间舞领域的艺术创作能力。”

“作为地方文艺院团，

‘小白鹭’不像大院团那

样 实 力 雄 厚 ，但 是 有 自

己 的 特 色 。”林 乃 桢 介

绍，“保持个性、不随大

流，‘小白鹭’一直坚持

发 展 民 族 民 间 舞 这 一 专

业优势和特色，注重发掘学

生的民间舞情感表现力，展现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多元性和

艺术感染力。”

郭勇滨说，为了编好这支舞，他

曾 6 次前往陕西采风，并跟着陕北腰鼓

非遗传承人练习 1 个多月，“酝酿了一年多

时间，此后又花了七八个月时间来创作。”

“《心中的红潮绿浪》是我入团以来遇到

的难度最大的舞蹈，要找到西北汉子那股

劲，不容易！”领舞杨德奇是土生土长的漳州

人，为了找到情绪，他和其他演员观看大量

纪录片、文学书籍等，“日常说话、动作都让

自己像个西北汉子，让自己‘扎进去’。”

《花儿与海》讲述了福建援宁工作者从

福建到宁夏指导葡萄种植的故事。“剧本故

事以真人真事为原型，音乐和舞蹈编排结合

宁夏曲艺‘花儿调’与福建海洋文化元素。”

郭勇滨介绍。

“新鲜的原创剧目多了，展现的平台也

更大了，我还想在舞台上多跳几年。”缪斯琦

作为“小白鹭”舞台上年龄最大的舞蹈演员，

在持续创作中愈发坚定了在舞台上长存的

信念，“我要继续精进自己的水平，同时做好

传帮带工作。”

在导演和前辈演员带动下，杨德奇也渐

渐感受到民间舞本质的东西，从用身体、技

术跳舞到将身体和情感融入舞蹈表演，“观

众的审美需求一直在发展，我们也要保持业

务和文化的学习，做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

舞蹈演员。”

“精品创作是激发和保持院团艺术活力

的‘牛鼻子’工程。”陈忠坤介绍，厦门市艺术

指导委员会牵头，为每个院团个性化制定“3
年艺术创作行动规划”，其中一项，就是一年

至少创排或打磨一部大戏。

“院团坚持面向广大观众，最终还要向

市场要活力。”陈忠坤介绍，改革方案还鼓励

各院团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市场化运作，有效

拓展市场、增加创收。“小白鹭”在增加各类

演出之外，开始尝试拓展艺术教育普及，开

设成人舞蹈班，并为其他社会团体提供艺术

指导、编导、排练等市场化服务。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假期，一天没休

息！”林乃桢介绍，除了在剧场演出之外，“小

白鹭”积极进景区、进街区演出，拓展文旅融

合的新业态，“在文旅中寻找市场，也为文旅

增光添彩”。

2024 年，厦门市各国有文艺院团共开

展商业演出 180 场 ，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

21.52%。今年 1 月至 9 月，厦门各国有文艺

院 团 演 出 场 次 167 场 ，经 营 性 收 入 967.68
万元。

“ 我 们 将 持 续 深 耕 地 域 文 化 剧 目 创

作 ，联 动 非 遗 项 目 与 厦 门 本 土 文 化 特 色

打 造 系 列 作 品 ，助 力 闽 南 文 化 传 承 ，同 时

不 断 培 育 院 团 发 展 内 生 动 力 ，在 经 济 效

益 、社 会 效 益 上 实 现‘ 双 丰 收 ’。”林 乃 桢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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